
陶渊明组诗审美意蕴探析

胡小优

收稿日期: 2012 － 05 － 08
作者简介: 胡小优 ( 1988 － ) ，女，西华师大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读研究生，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(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)

摘要:魏晋南北朝时期组诗作品蔚为大观，组诗这一形式在魏晋南北朝逐渐得到定型、
成熟与繁荣。而在大诗人陶渊明的组诗作品中，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对宇宙人生的诸多思
考，更记录下自身在仕与隐两种生活中复杂且真实的思想与情感意绪。在形式上，组诗作品
的形式与内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。陶渊明的组诗具有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体验价值，堪称陶
诗的优秀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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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界关于陶渊明诗歌的研究早已经达到相当
成熟的地步，但研究者们专门针对陶渊明组诗创
作的论述却并不多。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组诗
创作逐渐走向自觉、独立、成熟、繁荣的关键发
展时期，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参与到了组
诗的创作中，而陶渊明无疑是闪烁着奇光异彩的
大家之一。他创作了多达 80 首数量可观的组诗作
品，对于他的组诗作品，有学者评价到: “东晋时
期，在组诗创作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陶渊明，
《归园田居》五首、《形影神诗》三首、《咏贫士》
七首、《拟古》九首等都是极好的作品”。［1］语言
简明扼要地点出了陶渊明在组诗创作中的地位以
及作品的成就。可以说正是由于借助了组诗这一
特殊的创作形式，陶渊明不仅得以在诗歌中自由
地进行宇宙人生的诸多思考，也较清晰地记录下
他在出仕与归隐这两种生活中的特殊心理与思想
情感。他的组诗作品呈现出陶渊明作为千古隐士
形象的真实性与丰富复杂性，正是这种丰富性与
复杂性建构起他固贫守节的理想人格。

一、“委任自然”中彰显理性之美
袁行霈认为: “陶渊明的诗，不论是哲理性

的，或者是抒情描写之作，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
观察宇宙、人生的智慧，许多诗都可以看作一位
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理著作。”［2］陶渊明在自
我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支配下诗歌迸发出异样的智

慧与理性，而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则是以 “委任
自然”为基础和原则，这种 “自然”观使得他的
组诗作品散发出理性的光芒。这一点集中体现在
以《形影神诗三首》、《拟挽歌辞三首》为代表的
组诗作品中，两组作品均呈现出自然、理性、通
透的美感特质。

在陶渊明的 《形影神诗三首》中，这组诗写
出了在自我价值困惑中三种不同的人寻找不同人
生观指引的过程，其中理性精神逐渐得到体现。
《形赠影》是形在感叹人生短暂表明及时行乐的人
生观，整首大篇幅感性地抒发人生短暂无法得长
生的悲叹，人与自然宇宙的对比中，这种焦灼更
让形陷入消极的人生观中无法自拔; 而 《影答
形》，影对形由于人生短暂而生的感性抒情有一定
的认同与理解，但影的理性意识比感性情绪强烈
得多，从词句与语气中可以感受到。如 “存生不
可言，卫生每苦拙”、 “诚愿游昆华，邈然兹道
绝”、 “未尝异悲悦”、 “此同既难常，黯尔俱时
灭”、“立善有遗爱，胡可不自竭”影的理性大于
感性，针对形的生命难永所提出立善留名的人生
观，相比形的及时行乐的人生观更加积极; 而在
《神释》中，其中神道: “三皇大圣人，今复在何
处? 彭祖爱永年，欲留不得住。老少同一死，贤
遇无复数。日醉或能忘，将非促龄具。立善善常
所欣，谁当为汝誉? 甚念伤吾生，正宜委运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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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”神在对形影两种人生
观进行怀疑与否定之中，不仅建立起自己的人生
观，更彰显出强烈的理性精神。最终 《神释》篇
里呈现出一种理性、自然、通达的人生姿态。

此外，在《拟挽歌辞三首》中也蕴含和隐现
出这种理性气质。在三首诗中，诗人对于生死并
非如魏晋人普遍的恐惧与期望求仙长生，而是泰
然自然地面临生死问题。诗中冷静客观地想象叙
写死后的自己以及周围的一切，在其一中诗的第
一句就语出非凡: “有生必有死，早终非命促”，
一开始就看开了生死，不仅如此，死亡更让人摆
脱世间一切是非得失与名利荣辱。其中又写到:
“得失不复知，是非安能觉? 千秋万岁后，谁知荣
与辱?”其三中的: “死去何所到，托体同山阿”
个人生命的消逝与宇宙自然的永恒存在同在，可
谓达到了理性的极致。

二、仕隐之中情感心理的丰富多样性
陶渊明身处晋末混乱不堪的时局之中，面对

充满乱与篡的时代，他必须在仕与隐之间做出选
择。组诗中不仅体现出他对待宇宙人生问题的理
性、自然的态度，其中更清晰地记录了他在仕与
隐两种生活中真实丰富的心理与情感状态。

( 一) 归隐之间的辗转与无奈
在东晋末最混乱的时期里，事实上陶渊明却

先后在桓玄、刘裕、刘敬宣手下任职，屡屡出仕
却又屡屡辞归，即表明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
种社会角色之中做着选择，隐居时想出仕，出仕
时又想归隐。尤其是在出仕时又想归隐这中情绪
在组诗中多有流露。如 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
风于规林诗二首》其一: “行行循归路，计日望旧
居。一欣侍温颜，再喜见友于。”洋溢着对于能再
回旧居再见亲友的欣喜和急切的回家心情; 而在
其二中: “自古叹行役，我今始知之……久游恋所
生，如何淹在兹。静念园林好，人间良可辞。当
年讵有几，纵心复何疑。”除了感叹行役艰苦外，
更流露出对游宦出仕的悔悟和对故园的深切的怀
想。

在选择隐居终老后对归隐前的出仕生活做出
回想与反思时，也流露出无奈与悔恨的情绪。如
在《归园田居诗五首》其一中称出仕是: “误落
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” 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
然。”在《饮酒诗二十首》其十九中写到出仕原
因及感受: “畴昔苦长饥，投耒去学仕。将养不得
节，冻馁固缠己。是时向立年，志意多所耻。”此
诗中的“世路廓悠悠，杨朱所以止”一句则暗用
杨朱泣路来表达道路选择时的彷徨与无奈。

( 二) 回归田园后的欣喜与苦恼
陶渊明隐居田园的选择是追求人性舒展、自

然无矫饰的生活理想支配下的必然结果。而回归
田园后的情感状态也并非单一化，而是欣喜与苦
闷相反相生。

在他的 《归园田居五首》、 《移居诗二首》、
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》及 《和郭主簿诗
二首》、《饮酒诗二十首》等众多组诗作品中，田
园生活中的一切都显出自在本色的特点。一方面，
田园生活的宁静和农人之间真诚、淳朴、自然的
人际关系，是陶渊明追求的生活理想的现实存在，
他在耕读中得到的是内心真正的充实、适性、满
足与欣慰。描写田园生活的组诗中充溢着的是欣
喜与诗意。

另一方面，由其他的组诗可知，在漫长的归
隐生活中，实际上陶渊明遇到了来自现实生活上
的贫困艰苦与精神上感觉到的光阴虚度、壮志蹉
跎的痛苦以及无人理解的孤独寂寞等诸多问题的
困扰。在《咏贫士诗七首》其一中写到: “量力
守故辙，岂不寒与饥? 知音苟不存，已矣何所
悲。”而组诗 《饮酒二十首》则将这些苦恼与烦
闷进行了集合。序文中寥寥数句就定下这组诗苦
闷、孤独的情感总基调: “余闲居寡欢，兼比夜已
长。偶有名酒，无夕不饮。顾影独尽。”在其十五
中写出了时间的催逼与生命的短暂感。在其十六
中写到: “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。行行向不
惑，淹留遂无成。竟抱固穷节，饥寒饱所更。弊
庐交悲风，荒草没前庭。披褐守长夜，晨鸡不肯
鸣。孟公不在兹，终以翳吾情。”自己放弃了以前
的生活和理想，付出了饥寒劳苦选择了归隐守节，
最后却始终没被当时人所理解的寂寞。在其他如
《杂诗十二首》等组诗作品中也可以深深体会到蕴
涵其中的苦闷、烦恼与焦灼的情绪。 《杂诗十二
首》中的其一、其二、其三、其五、其七中，都
充满了对时间流逝的高度敏感与老大无成的伤悲
烦恼。典型如其二中的: “欲言无予和，挥杯劝孤
影。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获骋。念此怀悲凄，终
晓不能静。”

( 三) 价值追寻中的困惑、明朗与坚守
陶渊明在特定的隐居时空中，对人生价值、

存在意义进行积极思考与追寻，最终建构起固穷
守节的自我隐士人格范式。陶渊明在 《饮酒诗二
十首》这组诗中对很多人生问题感到困惑由此进
行积极的思考，感到困惑的很多问题如怎样看待
人世间的衰荣不定，对于天道无常与人道不公的
疑惑，如何处理身后名声与现实乐趣二难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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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与非、名和利的界限等。诗人分别在在其一、
其二、其三、其六、其十一中想通了这些问题，
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困惑到豁然开朗的过程。

当陶渊明解除了思想上的种种迷障后，在隐
居这条人生道路的认识上也变得日渐明朗、清晰
和坚定。而在逐渐坚定隐居的人生选择并最终坚
守固贫守节理想的过程中，古人无疑是陶渊明学
习的榜样与不竭的精神源泉。以《咏贫士诗七首》
为代表， 《咏贫士诗七首》中的其三、其四、其
五、其六、其七中分别罗列了古人荣启期、原宪、
黔娄、袁安、阮公、张仲蔚、黄子廉，这些古人
与陶渊明在性情、志向上有着相似之处，陶渊明
对他们既称赞敬慕更有自勉的意味，并从中思考
着自己的人生选择。古人已经成为精神支柱，支
持他抵御名利诱惑与世人的不解，能执着坚守内
心的道德原则，换取心理的平静与精神的高洁。
正如《咏贫士诗七首》其二中所写到的: “闲居
非陈厄，窃有愠见言。何以慰吾怀，赖古多此
贤。”

在饮酒组诗中，陶渊明对隐居生活坚定的情
感却是以多种方式呈现。如在其四中，诗人借
“鸟”找到孤生松托身来比兴寓意暗示自己已摆脱
了彷徨困惑，找到了足以安顿身心的所在。而在
陶渊明的组诗中，“鸟”即是自我形象的化身; 在
其五、其七、其八、其十四等中，表面上虽看似
旨写他归隐田园后平常的生活与惬意、沉醉的精
神状态，但蕴含其中的深意却是愿意以此终老。
如其七中所说: “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”而
在其十、其十七是陶渊明则是通过对过去出仕生
活的悔悟与觉悟来认定现在隐居选择的正确。如
其十结句: “恐此非名计，息驾归闲居”，其十七
结句“觉悟当念还，鸟尽废良弓”。此外，引用典
故来再次坚定自己的选择也是方法之一，如其十
二中在对张长公和杨仲理辞官选择的肯定中，也
是对自身辞官归隐的坚定。而此诗中的 “在兹一
往便当已，何为复狐疑? 去去当奚道，世俗久相
欺。摆落悠悠谈，请从余所之。”则集中明确地说
出了隐居选择经历了从犹豫到认定与坚持这一心
理过程。

三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
( 一) 组诗形式选择的必然性
陶渊明的组诗作品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为后

人称道，堪为陶诗的优秀代表作。而优秀的文学
作品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，诗人采用了
组诗这一形式是创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，而形
式的选择更有其深刻的必然性。

陶渊明之所以采用组诗这一形式，是由诗歌
内容的表达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所决定。“从文学的
创作过程来看，作家总是根据一定的内容选择和
确定相应的形式。作品的具体形式除了决定于内
容的客观因素之外，形式还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条
件。作家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、审美观念和艺术
趣味、文艺修养以及本人的个性，决定了他所采
取的艺术表现方法以及艺术形式。”［3］即内容对形
式具有制约作用，陶渊明组诗中的主要内容多为
在乱世中自身人生道路选择的迷茫与宇宙人生的
诸多问题的困惑与思考等，处于乱世间的诗人陶
渊明心绪茫茫、感慨深沉，诉诸于文字表达则表
现为内容的庞杂、错综与阔大。因此，这一内容
上的特点需要一种特殊的创作形式来适应和驾驭。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上充满动荡、
黑暗、混乱，然而在思想文化上又是极其自由多
元的时代。这一时期社会秩序被不断打乱，政局
频繁变化，诗人的生活也处于不停的颠沛适应之
中。由是寄寓诗歌之中的的感慨与人生思考遂多。
而传统的单篇抒情的诗歌创作形式，显然已经不
能再适应这种充分表达的需要，而组诗以其篇幅
容量巨大的特点在魏晋诗歌创作中显示出巨大的
优越性。正如研究者指出: 组诗的组合不是随意
拼凑，而是诗人心灵的聚合。无论是叙事、写景
或抒情，组诗都能起到单体诗歌无法起到的作
用。［4］而组诗也正是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开始在
魏晋南北朝逐渐走向自觉、成熟与繁荣。陶渊明
采用组诗这一独特的形式与体制，淋漓尽致地演
绎着自身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。

( 二) 组诗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
1． 组诗形式上的成熟
组诗经由陶渊明的创作实践，在形式上从诗

题、序言、题材风貌、结构体式等多方面都日臻
成熟，为五言组诗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较为
成熟的范式。

在组诗的形式上，魏晋南北朝五言组诗的诗
题大致走过了一个由无题而有题、由题意模糊而
题意明晰，由粗略而详细的历程。与前代相比，
陶渊明的五言组诗的诗题内容明显有详细化的倾
向，其命题的方式在继承中又显得灵活自如。在
建安赠答诗中常标示人物，以赠、答、和等字加
被赠人的名构成题目，陶渊明的《和郭主薄二首》
诗题，明显继承了这种命题方式，然而题目中不
直接称呼人名，而是称呼官职，这又与晋宋时期
的礼仪相符。在诗题中标示事件的如 《移居二
首》，《归园田居五首》、《饮酒二十首》等继承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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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命题方式。而将事件、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等
因素联合起来进行命题，这类诗题最为详细，陶
渊明组诗中也继承了这种命题方式。如 《庚子岁
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》、《癸未岁始春怀
古田舍二首》，其中更以甲子纪年是陶渊明的独
创。在《形影神诗三首》中每首都加小标题，在
总题目之下根据内容添加小标题，在此后作为了
一种传统延续下来。这样使得组诗不仅表意清晰
形式上显得别致。

魏晋时期，五言诗诗题下加小序的几乎没有，
而在四言诗和赋等文体中题目下加小序的倒不少。
究其原因与五言在此期被视为 “流调”的流行通
俗诗歌体，在五言组诗题下加序的意识并未形成
有关。陶渊明在 《形影神诗三首》、 《饮酒二十
首》诗题下加序，序言皆短小精悍，简明扼要地
交代写作因由缘由。这种与四言诗加序的传统分
不开，更是陶渊明写作自觉的一种体现。在五言
组诗前加序文的形式传统被承传，这种韵文与散
体文的交相辉映，形成独特的审美与表达效果。

在组诗的题材内容上，陶渊明的组诗体现出
承传的特点。组诗主要集中在赠答、行役、田园、
咏怀、拟古、咏史、杂体等前代常见的题材上，
在继承学习前代的基础上，抒写的却又多是自己
的情感意绪，在摄取魏晋组诗创作风神的基础上，
却有着自己的神韵与个性。

陶渊明在组诗的结构安排上如葛晓音阐述到
的: “在每组诗内部的结构安排上也更见匠心。如
《咏贫士》赞美安贫乐道的道德气节。第一首比兴
虚写贫士的清高孤独，第二首通过描摹具体生活
细节实写饥寒困苦。以下五首举孔门师徒和草野
高人等古代贫士，作为自我写照，内容更加全面，
穿插更错综复杂。《杂诗》则从不同的角度，以不
同的说法不断咏叹光阴流逝、有志难展的痛
苦。”［5］

2． 形式与内容的相符相生
陶渊明的组诗不仅在形式上日臻成熟与精致，

组诗在形式与内容上更达到了高度的融合，使得
每组诗各有特色并散发出不同的美学意蕴。如
《形影神诗三首》以组诗的形式来各自阐发人生
观，三首诗犹如三人之间的辩论，理性思辨与感
性抒情、议论兼有，构思巧妙而内容也不枯燥，
且贴近实际，生发出一种理性生动之美。《拟挽歌
辞三首》前人评价到: “陶渊明挽歌首篇乍死而
殓，次篇奠而出殡，三篇送而葬之，次第秩

然。”［6］诗中前后相继叙写了整个送葬过程，三首
诗犹如由三联组成的一幅完整的送葬图，其中将
叙事、写景、抒情与议论都巧妙地安排在各个环
节，而采用组诗的形式写来，便有一种深沉大气
徐缓有余之美。 《饮酒诗二十首》中思虑感慨甚
多，看似杂乱的写作结构中却意脉不断，有一种
形散神聚一唱三叹之美。而 《拟古诗九首》得阮
籍咏怀组诗精神，叶嘉莹讲到: “陶渊明的拟古九
首都是讲的在朝代、人世改变的时候那种种不同
的现象，种种不同的反省，也就是他内心种种不
同的反复低回的思量。”［7］在抒写中寓意深远情思
难测，有一种萦回往复渺然慷慨之美。

陶渊明的组诗少则二三首，多则五首、七首、
九首、十二首、二十首，虽然篇幅不等内容各异，
但从中却都体现出强烈的抒写意识与写作自觉。
这种自觉意识使得他运用语言文字及时记录下自
己的实际生活、理想追求与对宇宙人生的思考。
组诗中集中展现出他对于自然人生人性的热爱，
对于宇宙人生的困惑与人生道路选择中的矛盾与
苦闷，对于有限生命价值的追寻与坚守。组诗作
品呈现出陶渊明作为千古隐士形象的真实性与丰
富复杂性，正是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他固贫守
节的隐士人格得以建构的关键。陶渊明的组诗作
品具有永恒的思想和情感体验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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